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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及教会生活 

 

    对于科普特东正教来说，教义不仅仅是神职人员、学者和世俗之人谈论的关

于神、人、教会、永生、天国生灵、邪灵等等的神学概念，教义在其本质上更是

教会里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教义代表的是我们对神的信仰，

通过多个有着相同意义的方面来呈现，也就是，借助圣灵，我们在道成肉身的耶

稣基督里与神合一。因而，我们相信救赎、相信自己是教会里的成员，对圣经有

着更深入的理解，在我们的灵里接纳神的国度，与天国的生灵合一以及去经历永

生。传道者兼神学家圣约翰强调基督的神性好使我们“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

翰福音 20:31）。 

 

    借助圣马可创立的著名学院，早期亚历山大的教父在神学术语的定义及概念

的阐述方面，尤其是以希腊文为载体的，要比其他人更胜一筹。这所学院可与东

方最伟大的哲学学院“博物馆”相匹敌，它还吸引了对方的一些哲学家转变信仰

成为教会的领袖。事实上，普世教会应感激亚历山大的神职人员在神学用语、耶

稣救世论，也即与我们的救赎相关的这些术语设定方面所作的贡献。塞勒斯说：

“亚他那修及亚历山大神学院后来的代表们的教义向我们展示了基督神性与耶

稣救世论间依存关系的一个突出例子。所以，如果要理解他们关于耶稣基督的教

义，我们必须首先要概括地思考一下他们关于救赎者耶稣所行事迹的教义。  

 

亚历山大与基督教教义 

    在讨论科普特东正教的基督教教义及亚历山大的神父们之前，我想先说一下

亚历山大这个伟大的国际都会在当时是接纳基督的福音，也是通过神学教学和术

语来宣告其神圣真理的最合适的地方。  

    当传道者圣马可在第一世纪来到亚历山大时，这里有三个族群：埃及人、犹

太人以及希腊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 

    众所周知，古埃及人从很早以前在宗教方面上就崇尚自然和教养。著名的历

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过：“埃及人有宗教过度的倾向，远过于任何其他种族的人

们”。他们的宗教好奇心带来了很多关于信仰的基本观念的启示，也使得他们在

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轻松无碍地便接受了基督教教义。“神性的合一”对于埃及

人来说不是新事物，因为他们的哲学家本来就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最好

的例子便是伊卡纳腾王（1383-1365BC)，他相信独一的神，并努力在全埃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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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同时，每个主要城市的人们都承认三位一体，与“圣三一”的区别不

是很大。而且他们相信世界回归和复活，等等...4 

    犹太人不仅在亚历山大而且在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学院，犹太教是孕育基督

教的摇篮 5，在亚历山大蓬勃发展。 早期，犹太教会编制了《旧约》的七十士译

本，其中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相互结合。这个哲学流派中最杰出的典型人物要数

亚历山大的犹太人——菲罗（公元前 30 年-公元 45 年），他受希腊哲学家的吸

引，但坚持认为他们所有最好的观点在犹太教的经书中都已涉及过。菲罗思想的

两个方面在研习基督教教义的过程中特别有意思 6： 

    （1）对经文的寓言化：他将经文的字面意思比作 7 身体所投下的影子，要

寻找其象征的真正的、更为深厚的灵性意义。 

    他并不贬低也不排除字面意思，只是将它比作相对于灵魂而言的身体，因此，

清晰的历史（字面）意思也值得充分尊重 8。 

    （2）对于道或 Logos 的观念：他采用了一些关于道的哲学思想，认为道是

上帝在造物过程 9中的代行者，Logos 是人理解神 10的门径。毫无疑问，他得益

于从圣经中读到上帝通过祂的话（道）创造世界，并且通过祂的话向先知显现自

己的事实；同时，他也熟悉“智慧”神学，将智慧人格化，赋予其创造的能力。

（约伯记 28:12；箴言 8:22；智慧书 7:22；传道书 24:1）。事实上，菲罗对于

道的教义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当他从个人出发谈及道时，比如“头生子
11”，这种拟人化是不能当真的。 

    对于希腊人来说，基督教是对全世界的一份神圣召唤，它以外邦人的语言和

措辞宣告福音和神的道。因此，亚历山大的教会领袖使用希腊式的措辞来改变希

腊人，尤其是希腊的哲学家们。换句话说，亚历山大的神职人员运用希腊哲学不

是将之作为其教条和教义的来源，而是作为一种在人类文化中解释圣经真理的工

具。 

 

教义及完整的教会生活 

    基督教的教会不仅仅是参与研究和宣讲教义的学校，更是敬拜上帝和服侍人

类的机构。它致力于这个世界的转变和更新，同时怀抱希望等候将要来的世界。

当然，没有了基督教的教义 12，基督教的教会也不会成为我们所了解的这样。教

义通过对于神圣传统（圣经、敬拜、行为和传道）的信仰反复不断地实践，阐述

着我们教会完整的哲学体系。所有这些要素代表了一种完整不可分割的教会生活

的不同侧面。 

    如果我们来看下教义与《圣经》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教义不仅根源于《圣

经》，而且任何不是来源于《圣经》的教义都是无效的。事实上，教义就像是《圣

经》的镜子，它们解释《圣经》，吸引人们来享受其中的灵性意义。同时，我们

可以说教义是引领信徒从真理和灵性方面敬拜上帝的途径。真实的敬拜会简明地

展现我们的教义。 

    教义与我们所持的苦行态度相互联系。正如前面提到的 13，早期亚历山大的

神学家和神职人员是真正的苦行修道士，因此苦行主义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

神学。苦行并不像一些学者指责的那样只是否认我们的身体需要，苦行更是在坚

持救赎性方面的需要。早期科普特的苦行修道士们借助圣灵通过神的儿子与神合

一参与庆祝“圣三一”的救赎行为，也就是，庆祝灵魂、精神、身体和恩典等等

的圣化。 

    早期埃及的苦行主义恪守圣经的内容。它既不憎恨身体及其感官、功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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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认人的自由意志，或鄙视世俗生活及其所有功能。本质上，科普特的苦行主

义不是与人疏离，而是更倾向于享受与神的合一。这种态度影响着我们的神学和

教义，它聚焦于“神化”，也就是恢复人起初所拥有的神的形象，通过灵魂、精

神和身体等等的复原，为天堂的生命作准备。 

    关于教义与行为或信仰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区分教会教义与魔鬼信

条，因为圣雅各说过：“鬼魔也信”（雅各书 2:19）。 

    关于教义或整个神学与实际的信仰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理查德森

的这番话：“宗教信徒常常会觉得神学将原本温馨动人的信仰整理得只剩下冰冷

没有生命的抽象物。神学，像其他任何学问一样可能会变得枯燥乏味又偏学术

化...但事实上，离开了神学的宗教，就像离开了宗教的神学一样都是不可想象

到的也是不完整的：两者就像理论和实践一样互相补充 14。”通过早期亚历山大

神学院的多数执事们被授任为亚历山大教会的教皇或主教，可见教义与传道之间

的紧密关系了。这些神职人员在神学方面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教义与

传道能力及牧养关怀是不可分离的。 

    最后，作为总结我们可以说一位真正的神学家不仅仅是参与或宣讲教义之

人，而且更是接受他所属教会的教义之人。 

因此，奥利根 Origein称他为“教会之人
15
。”他不仅是教会的传道者，而且践

行教会生活。 

教义是我们所信、所教、承认并践行的。 

 

教义与知识 

    亚历山大教会非常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对哲学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当其

他国家教会的领袖（比如圣贾斯丁和德尔图良）将哲学视为信仰的敌人时，我们

教会的神父们则以爱的姿态拥抱哲学家，将他们视为需要教会通过信仰帮助他们

成长的孩童）。因此亚历山大的神职人员并没有将信仰视为智慧和知识的对立面，

而是将之视为智慧的满足和思想的提升，人由此得尝神圣的知识。因而，这种知

识要高于哲学。上帝赐予理性的造物以信仰，祂不会摧毁所造之物的智慧。 

第二世纪时，亚历山大的圣克里门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神学家，他博览群书，

对古典学造诣很深。他认为属灵的信徒是智者，他给“真知”（知识）赋予了基

督教的意义，而不是当时通常的意义-代表“异端”。他说；“真知是法则也是

符合道的所有行为的创始人 16，”“真知的恩典借由圣子来源于神 17。” 

Faith, in our concept, embraces all human nature, it signifies not only our souls 

and hearts, but also our minds and thinking. 

 

基于真理与爱的教义 

    如我们所看到的，教义是我们对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耶稣基督的

见证的理解。这种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门徒和使徒（以及后来的主教）并

没有围坐在一起商量同意来宣讲新的教义，他们只是传道他们对主的经历见证。

圣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约翰一书 1:3）。因此基督

教所有的教义都是对被钉十字架并复活升天的基督的经历见证，是“真理”，同

时是“爱”。我们接纳这些教义为不变的真理，并以“爱”紧紧护守。 

    同时作为神学家和牧师的亚历山大教皇（主教）将教义视为与爱相关的福音

真理的一种表达。他们不仅在埃及境内而且在所有基督教世界，积极抵制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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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东正教信仰和教义，甘愿代表教会奉献自己的生命。对于所领受的信仰（提

摩太后书 1:12,14），他们非常坚定而严格地持守着。有些历史学家将他们描述

为带有暴力性，但事实上他们是充满了爱的良善之人。圣西里尔写信给聂斯托利

跟他说他将再也不会找到其他能像西里尔一样爱他的人了，但是这种爱永远不需

要以信仰为代价 18。他憎恨异端邪说和错误论调，但是深爱那些异端者的灵魂，

渴望他们能得救赎。 

 

教义与神学术语 

亚历山大的神职人员使用神学术语来解释神圣的真理及其深刻的意义，用以抵制

异端、捍卫东正教信仰，但他们并不受术语本身的束缚和局限。将一生用以捍卫

基督的神性的圣亚他那修说过，仅仅关于用词的争论决不能引起思想接近者之间

的离析 19。 

 

教义与革新 

    早期教会针对希腊化的世界使用希腊术语来表达基督教信仰是一种职责。如

今有些神学家认为教会必须要以简单的语言而非希腊术语来表达信仰，以使得现

代人可以接受。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哲学家莱斯利·德瓦特致力于基督教对神的

信仰的“去希腊化”。他觉得该是基督教信仰方式跟上现代人生活经历的时候了。

为此，必须要将其中希腊哲学的哲学范畴摒弃，因为那种哲学属于遥远的过去了。

他表示说我们必须要摒弃这三种术语：“<MI>实质“Ousia”（本质），<MI>三

性合一“Trias”（三位一体），<MI>实体“Hypostasis”（人）。”  

 

1. 关于 “实质 Ousia”（本质），他说上帝超越这一术语的范畴。我们认为上

帝是“存在”，而非“至高无上的力量”。 

2. 关于三性合一 Trias，他说，这可能会导致“三神论”。 

3. 他建议在涉及圣三一时不再使用“<MI>实体 Hypostasis”这一术语。 

 

    科普特东正教会以其保守性著称，尤其是在教义和教条方面上。同时，它是

以当代语言解说“一次交付给圣徒”（犹大书 1:3）的同一个真道而不是以拥抱

新教条或新“信条”而发展的。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教义总结

为以下几点：  

 

1. 我们必须要将教义的发展或革新与其阐释的发展区分开来。东正教拒绝拥抱

新的教义或教条，但接受以当代的语言宣讲神圣的传统教义（只要这些教义是以

准确的表述阐释清楚，而没有偏离真道）。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主教 20马克西默斯·艾格豪斯教授问道：“在东

正教基督教传统中有没有所谓的‘教条发展’的可能性？”他补充说：“西方世

界总的来说支持‘教条发展’，拥护新的教条或信条加入其信仰，但东方世界反

对这种扩充”。信仰的传承（depositum fidei）是始终如一的。向圣徒所显现

的信仰和真理以及圣徒们对此的信心，在本质上是永恒不变的。变化的唯一可能

性在于其形式。但是对信仰的解释最好能适应所有时代的人们...信仰总是“当

代性”的，回应着每个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上的需要。”他还说：“不过，我们不

能忘记的是，信仰不可能与每个时代的‘状况’达成完全的和谐，尤其是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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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彻底世俗化及无神论化或反无神论化。基督教的职责不在于使其自身与

‘堕落’的世界相称，而是要将其智慧与‘基督的心’（哥林多前书 2:16）相

称，因此来转变世界，在基督里救赎世界。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来说，基督教的

信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在未来，始终是一颗‘绊脚石’（哥林多前书 1:23），

正如对于已经得救的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始终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 1:24）。 

 

2. 德瓦特著作的评论者，罗纳根神父表示“现今的状态”并非像德瓦特希望的

那样反希腊！古希腊的文化价值观和哲学思想在西方文明中依然存在，而且是其

基本的组成元素。艾格豪斯教授说：“尽管如此，我们要承认这一事实：基督教

的信息可以也应该在希腊 21之外的所有其他‘文化’中具体化。”中世纪的科普

特作家们在与非基督徒讨论他们的教义时会使用他人可以理解的用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变传统术语的时候可能会涉及一些风险，因为我们必须始终

忠诚于大公会议定下的给予教会的《使徒信经》中宣告的“一次交付给圣徒”的

信仰。 

 

教义与当代神学 

    我们已经看到教义与“生活”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在从亚历山大教会的角度

讨论重要的基督教教义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下影响当代神学甚至教义本身的主要

思潮： 

 

1. 神学与马克思主义。 

2. 神学与存在主义。 

3. 灵恩运动。 

4. 女权主义神学。 

5. 黑人神学。 

 

    直到如今，科普特教会由于以下原因并没有真正受到这些当代思潮的影响：  

 

A.自从阿拉伯人征服以来直到本世纪上半叶，科普特教会与其他教会、甚至东正

教都没有接触。古往今来埃及的政治形势也迫使科普特人倾向于保守，没有任何

偏差地牢牢持守早期教会的传统包括圣经。上述提到的几种思潮对科普特神学没

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你很难找到用阿拉伯语写的讨论上述思潮的书籍，因为大多

数神职人员、主日学校的老师（教会学校的老师）以及普通信徒都不会涉及到这

些思潮，他们更喜欢阅读《圣经》的评论文章、灵性书籍、基于圣经的教义以及

早期基督教领袖的文章（早期神父们的言论集）。 

 

B. 为了弄明白为什么科普特教会没有接纳上述几种思潮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必

须知道这些思潮的根源：  

 

1.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教会人员介入政治事务的一种反应。马克思主义

者将宗教视作民族的麻醉药，因为当教会人员热衷于权力投身在世俗世界而非专

注于神的国度，那么教会将失去她灵性的力量，从而变成政治家的一个沉重负担，

政治家不会将教会再视为那些遭遇困境之人的精神避难所，反而是国家的麻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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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 

从第一世纪到现在，科普特教会不曾拥有世俗的权力也不曾介入政治事务。

因此，它为那些困扰于世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避难所，并将教会视为天堂

的圣像，内心宁静的源泉。 

  

2. 存在主义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呼唤，也是两种极端态度斗争的自然产物:欧洲

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所践行的刻板的教会生活，以及许多西方教会现在实际过的

另一种极端自由的教会生活。在刻板的教会生活中，信徒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因

为教会将他视为一种工具。他受制于教会法则，不加理解地进行敬拜事宜，也无

视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在自由的教会生活中，每位信徒都独自解读着圣经、进

行敬拜活动，忽视了教会传统、秩序和理念。科普特教会相信温和的方式，排斥

极端的做法。它是一个保守而传统的教会，紧紧持守着常见的教会秩序，同时也

坚持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正教会否认个人主义但拥护“人本主义”以及常规

思想，因此信徒通过与教会充满爱的关系能感受到灵性的自由。存在主义在科普

特教会真实的信徒内心找不到根植的土壤。 

 

3. 灵恩运动的主要成因是： 

（1） 西方教会热衷于学术研究和考证，其中牵涉更多的是脑力而非内心与灵魂。

灵恩运动的目的是要让信徒的内心与灵魂参与到灵性生活而非学术研究中。 

（2）而且，西方教会长期以来强调耶稣基督是救主和人类的朋友，忽视了圣灵

及其在教会生活和信徒身上的作为。灵恩运动是在圣灵，即基督之灵的引导下对

教会的一种复兴。这是对“Christo-centricitical 基督中心论”神学的一种反

作用。 

（3）对于西方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宗教生活中，变化都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作为复兴或变革的种种，出现了很多运动。灵恩运动是其中一种崭新

的、多变的运动之一。 

 

    但对于科普特东正教来说，情形是不同的，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教会的灵性

力量根基于圣经、早期教会传统及苦行修道。也许缺少了些学术研究和考证，但

是教会在灵性上依然非常充沛，尤其是在敬拜事宜上。 

 

    关于圣灵，事实上科普特教会在教义、敬拜和生活中都是信仰三位一体的。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亲爱的新郎，我们藉着住在教会里的圣灵享有与祂同在

的美好，圣灵又引领着教会进行敬拜和传道，在神圣典礼（圣礼）、每次圣餐仪

式、每位信徒的敬拜中做工，为我们重回圣父的怀抱预备好一切。 

    最后，科普特教会相信要不断更新，但不是通过“变化”，而是通过圣灵在

作为基督肢体的信徒们的内心和灵性里，以及在所居的教会里日日做工来更新。

教会不需要变化不定的运动来更新，但接受在耶稣基督里的日日更新。 

 

4. 西方教会中甚嚣尘上的“女权主义神学”代表的是教会权威的信奉者与神职

人员及普通信徒之间的矛盾，也代表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种思潮

是西方教会甚至一些传统教会中缺少“父道”的自然产物。在西方，牧师成了教

会雇员。但是在埃及，牧师（神职人员）是真正的神父，他们不寻求权力，甘愿

为了他们灵性上的孩子付出。埃及教会的成功在于其灵性上的父道制度。每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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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哪怕是孩子，都会感受到来自神职人员的父道关怀。这种关怀即使在那神职

人员弥留之际都不会减去。 

 

    牧师或神职人员不是管理人员或社会工作者，他们是为了子民而真心接受与

大祭司耶稣基督共同被钉上十字架的人。 

 

    在埃及，虔诚的女士和姑娘并不会执着于成为神职人员。虔诚的男士和年轻

小伙更喜欢过修道的隐士生活而不是被任命为神职人员。在我们教会，进入修道

院修行的人数逐年增长，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数量。 

 

5. 尽管埃及是非洲的主要国家之一，我认为大多数科普特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

对于黑人神学还是了解甚少的。1985 年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神学家”会议上，

科普特教会首次派代表出席。我也以英文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出版了一本小册

子，讨论《非洲教会的灵性生命与解放及黑人神学的介绍》。 

 

    黑人神学的目的是将每个人，尤其是黑人，从不公正中救赎出来。它专注于

“解放”并采用“女权主义神学”的观点要将女性从不公正中救赎出来。这是对

于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的西方教会，长期以来未曾给予他们在自己的教会中领

导的地位而做出的一种反抗。我相信科普特教会可以在黑人神学家和西方教会的

矛盾和解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尽管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但我们早在第

一世纪就从使徒及传道者圣马可那里接受了福音，而非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受的

福音。 

 

我非常惊讶地注意到非洲的神学家对我们科普特东正教的文化和理念也全然不

知。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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